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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趣文人画和院体画的前世今生 喻军

中国宫廷绘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
个时期：夏商周时期萌芽，至汉唐，宫廷画师成
了专属职官。 唐玄宗即位之初设立翰林院，是
为五代宫廷画院之雏形。 至五代后蜀，孟昶于
明德二年创立“翰林图画院”，并设待诏、祗侯
等职，实为中国绘画史上作为画院机构的正式
亮相。宋立国后，设置“翰林图画院”，广罗散居
各地的画家，作为人才储备。 徽宗时期完善了
画院制度，设置画学机构，扩大了画院的规模，

将宫廷画院的发展水平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可以说，从五代到两宋，是中国绘画史上
的“前画院时代”。 王伯敏先生曾言，宫廷画院
的设置肇始于五代，滥觞于汉、唐。唐代虽无画
院之名，实有画官应奉禁宫，规模已备。宫廷画
院的正式设立，离不开之前漫长的历史积累。

纵观中国画史，历来又把画家分成以下几种
类型：一是民间画工，二是宫廷画师，三是文人画
家。 梳理其脉络，又以北宋前后作为重大分野。

可以讲，两宋以后，宫廷画院的延续，便呈
逐步衰落之势。画家的定位，在北宋以前，主体
是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北宋以后，以苏轼、米
芾等为代表的文人画家，强调遣兴畅神、不肖
形似、以书入画和诗画合一的笔墨境界，对中
国画的美学层次和精神内涵无疑是一种前所
未有的提升。 但是，文人画在宋朝的发展尚处
于弱势。 客观地讲，论绘画技术、造型基础，当
年的文人画家是无法同专业的宫廷画师们相
提并论的，这从一些现存的遗迹，比如苏轼的
《枯木竹石图》以及米芾、米友仁父子的山水作
品中可以得到印证。 但不可否认的是，画品的
高低，应有更高的审美尺度，技术层面的东西
并非决定性因素。 说起米芾的画， 直到明朝，

“后七子” 之首的王世贞还愤愤不平地加以讥
嘲：“目无前辈，高自标树。 ”言下之意，米芾的
画是野狐禅，又自视甚高，但这个认识无疑是
带有局限性的。 与之相反，董其昌却十分推崇
米氏父子的绘画意境和艺术创造，曾云“诗至
少陵，书至鲁公，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
能事毕矣”，且把米芾列为南宗的核心人物。董
其昌如此推崇米芾，是和他的画学思想内在相
关的，他主张“寄情于画”，反对“刻画细谨”，认
为 “为造物所役者乃能折寿”。 他终身研习米
画，且常随左右，实为米芾父子的隔代知己。

文人画是经由多种文化形态交融而共生
的艺术，没有诗文、书法、禅学和哲学的参与，

它就不可能出现。 它的大发展，是在两宋以后
即元朝这个只有 97年寿命的朝代里。 由于元
朝废弃宫廷画院，院体画也自然失去了存在的
土壤。 如此，一批优秀的文人画家在身份上和

民间画师别无二致，除赵孟頫位高权重、被遇
五朝之外， 一流的文人画家们大多流落江湖，

怀才不遇，疲于生计。或许，正是对他们这种不管
不问的“放养”，一方面使文人画家们饱尝了身处
底层的艰辛，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获得了空前的创
作自由。 我以为，若没有元代这批杰出的画家作
为拥趸并在创作实践上取得的优异成果，以文人
画宗王维、理论阐发者和实践者苏轼、米芾为代
表的这一文人画派就很难获得真正的落地，更别
说生根和壮大， 这不能不说是元朝对中国绘画
的重大贡献和中国绘画史的幸运。

至明代，虽还有画院的存在，却无画院编
制，相比宋代，在机构设置、制度安排等方面乏
善可陈。 至于院体画风，虽有戴进开创的浙派
领一时风骚，宗法南宋画院李唐、马远、夏圭，

且江夏（今湖北武昌）吴伟学戴进，笔致更为开
张，一时也有不少人摹学他的画风，形成浙派
的支流“江夏派”，出了张路、蒋三松、谢树臣、

蓝瑛等画家，但很快被董其昌一派的文人画所
淹没。 吴派（代表画家有沈周、文徵明等）兴起
后，“浙派”更趋式微，渐从画坛消失。明朝董其
昌以及追随者是从不接受南宋院体画风的，甚
至可以说基本无视， 当然不排除对个别成就突
出的画家表示认同，比如对戴进、仇英等，董其
昌也不乏点赞。当时尚南贬北之风很盛，南宋院
体画风作为北宗，并不为时人所赏，这就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追随南宋宫廷画风的浙派的命
运。虽然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并非完美的学说，但
我以为在他那个时代， 绘画风格的传续十分复
杂，脉络并不清晰，必须要对各种画风作出建设
性的学术归类。 即便不是董其昌，陈继儒、莫是
龙、沈颢、詹景凤这些文人画家也在各自的学术
思想上冒出了理论的火花， 实可谓风云际
会，所见略同。 作为松江华亭派的代表，他
们上接苏轼、米芾、元四家衣钵，下启 400

年画学，共同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由
于董其昌的名气和地位，才使得影响力更
为彰显和深远。

到了清朝，只是为宫廷画家提供专门
的活动场所，比如如意馆，并没有正式的
国家画院。 元、明、清三代，宫廷画院的发
展远不及宋朝那般鼎盛。 没有官方强有力
的支持，画院只能惨淡经营、自生自灭，是
所谓“后画院时代”。

文人画和院体画作为中国绘画的两
条主脉，虽然在艺术风格、表现形态和创
作思想上各有侧重， 甚至有严重分歧，但
并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关系。 文人画
也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不需要造型

基础，抛却工谨纤细、只需笔墨粗放那么简单。

相反，比之绘画技巧的掌握，文人画家的综合
素养没有几十年的积累是根本显现不出来的。

陈师曾指出：“夫文人画， 又岂仅以丑怪荒率为
事邪？ 旷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
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
养何等深邃， 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
背哉？ 但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式，故形式有
所欠缺而精神优美者，仍不失为文人画。 ”就拿
被称为文人画始祖的王维来说吧， 史料称其山
水“细若毫芒”，说明手法细腻，格法严谨；再比
如宋朝郭熙、王诜都是院体画家，又都是文人墨
客。 王诜本人还和力主“士夫画”的苏轼、米芾
时有过从，关系十分融洽。

其实，文人画家也并非铁板一块，得分出
世和入世两种类型，若隐居辋川的王维属于前
者，那么身处红尘、与世周旋的苏轼、董其昌和
石涛当属后者。 同高韬文人画的萧散、简远和
蕴藉相比，世俗文人画的躁动之气明显多于静
逸之气，同属文人画，却不在一个格调上。再比
如，吴门画家中的沈周、文徵明是文人画家的
代表，那么周臣、唐寅和仇英则无疑是“院体别
派”的翘楚，但唐寅的文人特质和诗艺画境并
不亚于沈、文甚而过之，且与民间画师、文化程
度较低的仇英一并荣列吴门四大家，恰好说明
文人画和院体画具有彼此兼容性。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以后，很多画家虽非
宫廷画师的身份，但在艺术上仍然继承院体绘
画的风格，所以今天我们谈宫廷绘画，实际上
是一种“风格论”，而非“身份论”，否则较容易
产生认识上的模糊。 民间画师实际上在文人画
和院体画两大主脉中，并无确切的定位，因为

在绘画风格上，他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有所偏
重。所谓“民间”，只是社会层面的概念，而文人
画和院体画却是风格和画派的概念，甚至还是
“思想”的概念：在黄宾虹的画学论述中，有“民
学”和“君学”思想之谓，在一定程度上，和文人
画、院体画的划分存有内在逻辑的相通。

进入当代，随着大环境的改变，文人画和
院体画作为画学理念，似乎已经不太契合当代
的绘画生态了。 如果把工笔画视为古代院体画
在当代的延伸，而写意画则是文人画在今世的
承续，多少显得牵强附会，也不恰当。 我以为，

古代的文人画和院体画作为当代绘画的取法
资源和画史学术，毋庸置疑，有其深厚的价值
基础；但作为特定名词，已经无法覆盖和简单
套用在 21世纪的中国绘画上。 前些年，有人提
出要建立当代的“新院体画”和“新文人画”，我以
为很多要素、基础和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比如，从
事“新文人画”创作的画家是否还需要像古代画
家那样具备诗文书法的综合修养？或仅凭绘画形
态、风格样貌有所类似即可？另外，古代院体画家
虽然在综合学养方面比不上文人画家，但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亦属兼修旁涉、文采斐然之士，只是
由于宫廷画师的身份，画风必然受限，才不得不
偏离文人画所倡导的个性风格和精神向度。 那
么，今人所谓“新院体画”，如果仅着眼于匠艺和
形态层面，而忽略其人文历史渊源，则无疑属
于浅表化对接，学术上也十分单薄。

站在当代绘画的角度看，无论文人画还是
院体画，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定格在了漫长的绘
画史中；但作为法度文脉和绘画传统，则必然深
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当代中国画家，无
论从事写意画还是工笔画， 学的是文人画还是
院体画，心所向往的是南宗还是北宗，是着眼于
写意精神的外化表征还是着力于双重维度下
（当代与传统）的水墨转型探索，我以为在学术
理念上不妨模糊些。只要抱持根植传统、转益多
师、为我所用的态度，才不会偏离正轨，才有更
深的底气和丰富的蕴藏，直面当下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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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的虾与菜市的虾，

外表相似，价格相差多了。 菜
市的虾，几十元一斤；齐白石
的虾，四五只，七八只，天价。

齐白石的虾在宣纸上蠕
动， 菜市的虾在竹匾里蹦跶。

菜市的虾是时令的虾，齐白石
的虾是艺术的虾。

一淘箩青虾， 搁砧板上，

活蹦乱跳。 雄虾长胡须，雌虾
弯腰抱子。

不由想到齐白石的虾与
菜市的虾，哪只更像虾？ 当然
是齐白石的虾。

齐白石的虾， 神韵充盈，

虾体晶莹剔透，须、爪、大螯刚
柔并济、凝练传神。 菜市的虾，

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长身动
物。 一只虾，有 38只触脚。

齐白石的虾比菜市的虾
更像虾，是说明艺术来源于生
活，高于生活。

河虾，起水鲜。 清代《调鼎
集》记载“醉虾”做法，选鲜活
青虾，洗净，剪须，用白酒和精
盐拌匀，加盖焖 30分钟，用酱
油、醋、姜末、蒜花、香菜末调
味，撒上胡椒粉。 亦可加乳腐
汁炝青虾。

拿齐白石的虾做醉虾，实
在是奢侈， 糟蹋了那些活泼、

灵敏、机警的虾。 醉一盘虾，还
是用菜市的虾适好。

我喜欢老人的一幅《虾图》，画中 16只虾
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淡墨绘成的躯体，更显
晶莹剔透。 16只虾，以画上这么大的块头，快
有半斤吧？ 有谁出得起价，买这半斤腌醉虾？

也喜 《百虾图》， 画了 102只虾， 拍出
1.28亿元， 是大师画虾作品中卖得最贵的。

作品也被称《群龙入海》，每只虾都画出了龙
的气势，虽然是水墨，虾的身体结构完整，筋
络毕现。

回到生活中。 古人将虾分为几类，李时
珍说，米虾、糠虾，以精粗名也，青虾、白虾，

以色名也。梅虾，以梅雨时有也。泥虾、海虾，

以出产名也。 岭蚁，秋社后，群堕水中化为
虾，人以作食。 凡虾之大者，蒸曝去壳，谓之
虾米，食以姜、醋，馔品所珍。

我感兴趣的是李时珍老先生提到的梅
虾，在梅雨季节出产。 有段时间，我住的地方
靠近河边，梅雨天，撑一把伞，到河埠头上洗
东西，就看到这种小虾，几近透明，在雨中的
河水里一伸一缩地凫游。 这种虾很小，自然
担纲不起齐白石画笔下的重要角色。

当然，现在的虾，养殖居多，虾味大打折
扣。真正取法天然的，是活水河湖中的虾。更
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是精神享受
着齐白石的艺术之虾，而口腹爱着菜市上的
俗世之虾。

齐白石的虾，有着艺术的高冷。 菜市场
的虾，洋溢人间烟火。

白石老人画虾，63岁时，外形真实，但精
神不足，虾的透明质感还没有表现出来，头、

胸没有变化，眼睛也不活动，腹部也是五节，

很少姿态。 66岁，虾的神抓住了，头、胸部前
端有了坚硬感，腹部节与节若连若断，中部
拱起，好像也能蠕动了。68岁，除去画虾眼用
两墨点稍外横， 腹部小腿由八只减到六只，

长须更有弯曲变化外，最难得的是头、胸部
分，淡墨加了一笔浓墨。 不但加重了虾的重
量，也表现了白虾的透明躯干。

有个朋友， 享受生活的方式与众不同。

在夏天，那些天青色的早晨醒来，他骑着辆
半旧的电动车，到城外三十里的渔码头买刚
起水的虾，比菜市还要活泼俊朗。 岂止为了
买虾，实在是一种逍遥与享受。 他在寻找那
些虾，那些髯须峥峥的虾，还沾着湖荡深处
的新鲜水气。

所有的虾，都来自生活。 总有一些虾，成
为艺术；一些虾，沦为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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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的笑 潘安农

我与那个叫王圆箓的王道士曾三次 “谋
面”，他都是穿着灰衣布袍，咧着嘴，笑着。

第一次是我读那篇有名的《道士塔》：“我见
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
缩。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

“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
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我曾一样
“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看到他漠然、狡黠甚
至有些猥琐地笑着，不顾因为他“一个古老民族
的伤口在滴血”。 我愤然：你怎么笑得出！

第二次，一个盛夏，我“朝圣”到莫高窟，尽
管阴暗洞窟中的璀璨文化使我震撼，但生存环
境更让我震惊———它如锅内翻炒过的黄沙，很
快炙干了我刚刚灌入体内的水分。 导游说，这
里的冬天更加严酷，飞沙如刀，寒风胜剑。就在
这里，我又一次见到了我不想见又躲不过的王
道士，还是那副笑容。 我知道了这个王道士奇
迹般地从湖北来到荒凉的莫高窟，在这里扎下
根，直到终老的 40年里，还真的创造了奇迹。

王道士 1892年前后到莫高窟， 之前这里无
人看管，年久失修，洞中大量积沙，一片残败。王道
士凭着对宗教的虔诚，发下大愿，四处化缘，筹集
资金，清沙修窟，成了这里的主人和守护者。 莫高

窟的标志性建筑是依山起势造的九重楼， 最初督
建者不是别人，正是王道士。单就这走壁飞檐的建
筑而言， 一个小小道士竟有如此眼界， 也不枉为
“敦煌人”。除了莫高窟繁重浩大的清沙工程，还有
三层楼、古汉桥、太清宫等设施的修缮，莫不与王
道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仔细
端详着王道士的照片， 他虽不像墓志铭上说的那
样“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但也绝非榆木疙
瘩，笑得有几分慈祥，几分舒心，还有几分坚毅。

1900年 6月 22日，王道士清理 16号窟甬
道积沙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
有小洞，豁然开朗”，一间石室展现眼前，里面一
层一层堆满了遗书、 绢画及其他艺术品等大致
五万多件古物。 一个震惊世界的中华文化瑰宝
的密室，在沉寂 900多年后，被一个默默无闻的
道士偶然打开，一段中华文化的“伤心史”随之
也被打开，“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拉开了序幕。

王道士也因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落下千古骂

名，似乎要被永久地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7年岁尾，敦煌会计文物精品展就在我
工作的松江大学城开展。 我再一次见到了微笑
的王道士，“不一样的王道士”，见证了“一个小
人物的家国情怀”（展览主题）。 冲击我眼球的
是《千佛洞重修改建各佛洞募化》和《敦煌千佛
山皇庆寺缘簿》 两件斑驳的王道士募缘簿，这
两件敦煌市博物馆珍藏的特殊文物是第一次
离开其诞生地敦煌赴外地展出。 我看到这个
“王阿菩”为了保护洞窟，四处奔波，苦口劝募，

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维修建筑。他把文物
卖给斯坦因等人， 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
窟。 有人认定他是“敦煌的罪人”，因为他把国
宝廉价卖给了“外国强盗”，而根据对他账簿记
录的研究和考证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书籍内
容可以发现，他“自奉极俭”，对捐款和卖经卷
的钱从未攫为己有， 并自觉地做了收支账目，

“积三十余年之功果， 费二十多万之募资”，悉

数用于莫高窟的清理和补葺，比同时代利欲熏
心的达官贵人不知要高尚多少倍，所以他粗衣
敝履，笑得很坦然，甚至天真。

我也看到了王道士无奈的苦笑：他拿着经
卷找到敦煌两任县令，县令说这是无用的“旧
物”；他赶着毛驴经 800多里找到安肃兵备道的
道台廷栋，廷栋认为经卷的书法不如他的好；他
找省府要求保管这批文物， 省府说运费需花几
千两银子，让王道士就地封存。 万般无奈，王道
士又斗胆写了“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的
奏报，但老佛爷忙于造园祝寿，且内有“庚子之
乱”、外有八国联军，哪有闲心闲钱管这破事？可
以说，一个不拿朝廷一分钱俸禄，靠化缘维持生
计的道士，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他不高尚，甚至
有点可悲，但这绝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是积贫
积弱的国家之心痛、民族之悲哀！

我以为，王道士也不用笑得那么凄苦。学者周
国平断言，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藏经洞的宝
藏只有两种命运：“不是沦落异国， 便是毁于故
乡。 ”当然，如果王道士没有百年前的那次甬道清
沙， 而是在今天的盛世中华叩开敦煌瑰宝之门，

那更是中华之幸，也是王道士之幸，他一定会笑
得合不拢嘴，灿烂而自豪。

遥想

桃源仙境图（局部） 仇英 青绿山水图（之一） 董其昌

扑在了康克清怀里

江西，1962年 3月初，朱德、康克清到
江西调查研究，在南昌各地参观视察听取
汇报后，驱车来到吉安地区。才到吉安，康
克清向地委的同志打听王泉媛，并请他们
把她接来。王泉媛从缝岭水库工地被接到
吉安地委交际处，并被人引导着走进康克
清临时办公室。面黄肌瘦、身体十分孱弱
的王泉媛才走进门，康克清就认出了她。

“小鬼！”康克清伸出双臂，把王泉媛
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康大姐！”王泉
媛把一路想好的话全忘了， 扑在康克清
怀里不停地抽泣。

康克清平静下来，但心中十分沉重，她
埋怨道：“你这个小鬼，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长征的时候，你多么英姿飒爽，可现在……”

康克清说不下去。

长征？从瑞金，她们一起出发，一起
经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起经历张
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一起爬雪山、过草
地……那些并肩战斗的岁月如潮翻浪涌
一般扑进王泉媛的心怀。 她激动得说不
出话来， 只有用流淌的泪水表达她对那
段岁月的怀念和铭记。

工作人员见王泉媛哭得说不出话来，

怕康克清见了难过， 就上来两名女服务员
胳膊一抬，将她架走。在另外一间休息室，

王泉媛聆听着地委干部的劝告。 她的情绪
稍平静些后，才被允许再去见康克清。又走
进康克清的办公室， 她强忍着不让泪水掉
下来。康克清把她拉到身边：“小鬼，你为什
么不出来工作呢？” 面对久别的亲人康大
姐，她满腹的委屈和不平终于可以倾诉了。

未语泪先流。 王泉媛紧紧攥住康大
姐的手，哭得说不出一个字。

几个女服务员在地区干部指挥下又
一次把王泉媛架走。

重回休息室，王泉媛得到警告：再哭就
别想见康大姐！

王泉媛忍着泪，不住地点头，哀求地委
的干部：“求求你们， 一定让我跟康大姐说
说话，我们一别几十年了，我想她啊！我不
是故意要哭，故意让康大姐难过。我这没出
息的眼泪它自己流出来的！我向你们保证：

我一定不哭了！一定！求你们一定让我再见
一次康大姐，我想念她呀！”

王泉媛用手擦净脸上的泪， 请求地委
干部允许她去见康克清。

康克清从王泉媛的眼泪里看到她这些
年蒙受的冤屈和苦难， 她了解这位从长征
路上走过来的红军女战士， 那么艰苦的斗
争环境，敌强我弱，连饭都吃不上，更不要
说享受，她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做了大量
的革命工作， 尤其在张国焘搞分裂的日子
里，她一针见血的分析，坚定的政治态度，

使她深受感动，仅从这一件事上，她坚信王
泉媛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康克清叫上警卫员来到休息室对王泉
媛说：“走，上我的车。”

王泉媛坐上康克清的车， 轿车驶出地
委驶向吉安市郊。车上除了司机、警卫员，

只有她们俩。 康克清拉着她的手说：“告诉

我，为什么不出来工作？”

王泉媛抹着泪把丈夫刘高华被诬陷坐
牢 5年，现在头上除了一顶“反革命”帽子，

还有一顶“四类分子”的帽子，没有正式工
作，连组织关系也没有恢复等诉说一遍后，

又说：“康大姐，不是我不出来干工作，自吉
安一解放，我就为党工作，丈夫被打成反革
命，他们就不让我工作了。我丈夫刘高华确
确实实是被人诬告的，他是冤枉的！”

车到吉安市郊， 停在一片清静的山野
地里。 康克清和王泉媛并排走在一片长着
幼松的山坡上。

康克清说：“我知道你会出来工作的！我
知道你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见王泉媛脸上
有了笑意，她又说：“还记得阿坝那段岁月吗？”

王泉媛点点头：“康大姐，我记得。”

康克清望着远方， 目光有点迷离，她
说：“张国焘骂毛主席是机会主义退却逃
跑，让人编歌骂一方面军，骂毛主席，很多
人不明真相都跟着唱，你却不唱。我问你：

别人都在唱，你为什么不唱？你说：我不唱
这个歌，我不信他们说的。我问你为什么，

你说：毛主席在湖南起义，那么点力量，只
有几支步枪还到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
地，那时他为什么不逃跑？他和朱总司令几

个人创造了这支红军部队， 一二三四五次
反‘围剿’，那么艰苦也没有逃跑，现在和四方
面军会合了，这么多部队，这么多力量，他倒要
退却逃跑，我不能相信。你这番话让我认定：无
论走到哪里，你都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康大姐对自己的一番肯定和称赞，让
王泉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看到了苦难即
将过去后的甜美生活。

才回到住处， 康克清让人把地委领导
叫来。 她对这位领导同志说：“王泉媛同志
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安排工作，这不应该嘛！

长征没有到陕北不是她的错。 泉媛是位好
同志，我作证人。”

康克清陪朱德上井冈山就要动身，王
泉媛和康克清告别。

康克清紧紧握住王泉媛的手， 让她保
重身体， 王泉媛流着眼泪叮嘱康大姐一定
转告她问朱总司令好。 两个人似乎都有很
多话要说，但是，没有时间了。

康大姐记起什么，问：“泉媛，长征路上
爬雪山、过草地时落下的妇女病好了没有？”

王泉媛苦笑道：“不要紧， 您和朱老总
要保重身体。”

康克清对身边的地委同志说：“我看王
泉媛同志身体虚弱，一定有病，希望你们把
她送进医院检查治疗。”

地委的同志满口答应下来。

警卫员过来请示康克清是否准备上车，

王泉媛再也忍不住翻涌的思潮，向康大姐问
一个她牵挂了几十年的人：“陈刚，他好吗？”

康克清不忍再看长征路上她叫“小鬼”

的王泉媛，背过身擦擦眼泪，认真地说：“他
很好。我们有时会说到你。”

听到这， 王泉媛的心被牵扯着狠拽了
一下。

朱德和康克清动身去井冈山， 王泉媛被
送进吉安人民医院住院， 检查结果是由于劳
累过度，子宫严重下垂。

（四十三）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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